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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贫苦生涯

1909年，韩练成出生于甘肃省固原县
（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个贫民家庭，是
家中 4个孩子唯一活下来的独苗。因为生
活实在贫困，15岁那年，他辍学给固原南
郊一个地主家放羊。每天赶着羊群外出
放牧，还有割草、打柴等干不完的杂活，吃
不饱、睡不好，还常常遭到地主的刁难、凌
辱和打骂，秉性刚强的韩练成忍无可忍，
一气之下，砸破了地主家里的一些坛坛罐
罐，不辞而别。后来父亲又托人介绍他到
固原城里一家小杂货铺当学徒。他一天
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店主稍不顺心还要
拳打脚踢。之后由于给店主看孩子引起
争执，一怒之下将店主打伤而被解雇。

1925 年 1 月，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
督办，将所部改称为暂编西北陆军，有了
地盘，便开始扩充实力。辖下马鸿逵的
第五混成旅被扩编为西北陆军第七师，
在宁夏一带招兵买马，在固原招考军官
教导队。走投无路的韩练成不甘心当牛
做马过苦日子，想到了从军。他同母亲商
量后，得到了同意。母亲借来族人韩圭璋
的一张“甘肃省立第二中学”的毕业文
凭，他以韩圭璋的名义考取了马鸿逵部
军官教导队，从此开始了他充满传奇色
彩的戎马生涯。

1926 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邀
请共产党人刘伯坚担任国民军联军总
政治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派出刘志丹等
180 多名共产党干部到国民军联军中工
作。韩练成所在的西北陆军第七师被编
为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刘志丹任第四路
军政治处处长。韩练成在行军途中遇到
刘志丹，刘志丹耐心地给他讲解什么是帝
国主义、什么是封建主义、穷人为什么老
是受穷、国民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等革命道
理，韩练成很受启发，并产生了要加入共
产党的想法。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
开始联蒋清共，驱逐公开身份的共产党
员，刘志丹等人被“礼送出境”，韩练成还
未来得及入党就和共产党组织中断了联
系，并被扣上了“红帽子”。由于冯玉祥的
保护，韩练成在“清党”阶段很快获解脱，
在豫东、鲁西鏖战屡建战功，后升任团长。

深入虎穴取得信任

1929年 1月，国民政府军队编遣会议
召开，冯、阎、桂系不满削减本系实力，与
蒋介石失和。5月，冯玉祥通电讨蒋，自任

“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但不久辖下
的马鸿逵部投蒋倒冯，韩练成当时是马部
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

1930年初，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在
停靠归德（今商丘）火车站的“总司令列车
行营”亲自指挥。冯玉祥一支部队夜袭归
德，蒋介石“总司令列车行营”被冯军骑兵
围住猛打。负责守备归德的韩练成听到
火车站的枪炮声，立即率主力驰援，解了
蒋介石之围。这也是韩练成第一次见到
蒋介石。蒋介石对韩练成及时“救驾”非
常感动，在询问得知韩练成并不是黄埔军

校学生后，当即发了一道手令：“六十四师
独立团团长韩圭璋（韩练成曾用名），见危
受命，忠勇可嘉，特许军校三期毕业生，列
入学籍，内部通令知晓。”这是蒋介石的一
项特殊命令，韩练成因此成为国民党军内
令人瞩目的人物。后来，郭汝瑰有过这样
一段文字：我在未认识韩练成同志之前，
早就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赏穿黄马褂”
的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

1935 年春，韩练成晋升少将。同年
秋，受蒋介石特批，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
第三期，系统学习现代战争理论。学员中
有一位白崇禧的副官长石化龙，两人一见
如故，结为挚友。石化龙竭力劝说韩练成
改换门庭，投奔桂系。

1937年 8月初，桂系将领白崇禧从桂
林飞到南京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
谋总长。由于石化龙的关系，白崇禧约见
韩练成并进行了一次彻夜倾谈。韩练成
言词敏捷、引经据典、博学多才，又在军事
知识和战略思想方面积累丰富、根基深
厚，受到白崇禧的高度赏识。韩练成对
白崇禧的印象也甚佳，主动表示毕业后愿
意到桂系部队发展。韩练成特意征求了
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思忖片刻后点头应
允，并拨了一笔巨款给韩练成，作为去桂
系发展的活动经费。蒋介石此举，是想让
韩练成作为自己人打入桂系内部。

密会周恩来

1942年初，韩练成升任第十六集团军
参谋长，晋升中将军衔。不久，国防研究院
成立，蒋介石指名韩练成进入第一期做研
究员。这个研究院是当时国民党最高军事
学术机构，由蒋介石兼任院长。在培训期
间，韩练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中国共产党
是坚定的抗战力量，是民族的希望。他一
边潜心研究，一边策划秘密联络共产党。

1942 年 6 月，经过缜密考虑，韩练成
委托无党派人士周士观通过他的女婿、中
共地下党员于伶安排与周恩来会面。这
并不算是韩练成与周恩来的初次见面。
早在 1937年，韩练成曾陪同白崇禧在南京
会晤前来参加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的
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那是他第一次见到
周恩来，白崇禧向周恩来介绍韩练成时，
韩练成对周恩来敬礼尊称：“周老师。”

由于二人已不是初见，又加上“黄埔
师生”关系，因此双方一见面，谈话便直入
主题。韩练成向周恩来简要介绍了自己
的经历，谈了对当前军事、政治形势的看
法，明确表示要投身革命，希望加入共产
党，到延安去。周恩来则谨慎地表示，国
共合作期间，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部、国
军上层发展党员，希望韩练成在国统区、
在蒋桂高层好好工作，为国家、为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作贡献。

从此，韩练成确定了与党的同志关
系，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
工作。除了周恩来及其本人指定的王若飞、
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之外，绝不接触党的
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

1943年 5月，韩练成从国防研究院毕
业，被蒋介石调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
长侍从室担任高级参谋，同时也担任参谋
总长办公室参谋组长一职。由于中原大战
救蒋有功、军衔较高，韩练成在侍从室内的
地位比一般的参谋高，被人称为“组长”。

1944年，韩练成调回广西，任第十六
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同年，第四战
区对日“桂柳会战”失利，蒋介石撤换包括
夏威（桂系）在内的 11名将级军官的职务，
而在蒋桂两方面都深受信任的韩练成被
任命为第四十六军军长。

暗中保护琼崖党组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
韩练成奉命率领国民党第四十六军渡海
受降，进驻海南岛。韩练成兼任海南岛防
卫司令官。蒋介石表面上让他去接受日
本投降，恢复秩序，实际上是去消灭中共
领导的琼崖抗日游击队。

出发前，韩练成通过可靠人士将情况转
告给周恩来并寻求指示，在渡海之前，他接到
周恩来转来的一封机密信件，信中说：“现在
只能运用你个人的影响和你手中的权力，在
无损大计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
的安全，并使游击队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

10月初，当韩练成率部抵达海口时，
军统特务、广东省政府驻海口办事处主任
蔡劲军从投降的日军手中劫走琼崖抗日
游击队独立纵队（以下简称琼纵）被俘人
员和大批资料，韩练成深感情况严重、事
态紧急，便以“行政院特派海南区接收协
调委员会主席”“中国陆军海南区受降司
令官”的名义，斥令蔡劲军将人员和一切
资料交海口警备司令处理。

韩练成只知道琼纵的负责人是冯白驹
和从中央派来的长征干部庄田，但无法联
系。为了早日和琼纵方面通气，韩练成以
个人名义给冯白驹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
是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为尽快恢
复海南秩序，请琼纵派人来商谈游击队整
编事宜。韩练成在琼纵被俘释放人员中
挑选了一名干部，亲手把信交他带去。

不久，琼纵派琼崖民主政府委员史丹
为代表，到海口与韩练成谈判。韩练成在
公开场合和私下接触中，向史丹交代了需
琼纵领导注意的事项，要琼纵暂时停止或
减少零星游击行动，隐蔽自卫，等待时
机。琼纵因电台丢失，无法与中央联系，
又不了解韩练成的身份，因此对其所说的
话一直持半信半疑的态度。韩练成只能
尽自己所能，抓住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
的时机，对剿灭琼纵采取尽量延缓“进剿”。

另一方面，韩练成决定解决詹松年这
支海南土生土长的伪军部队，进一步减少
对琼纵可能的威胁。他冒着极大风险，借

“整编部队”之名，把詹松年部队全部缴
械，处死詹松年，并遣散了该部 1700多人。

1946 年 2 月，韩练成因伤离职，由海
竞强代理其职务，海竞强乘机向琼纵发动
猛攻，海南战火又起。

莱芜战役“玩失踪”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韩练成所
率第四十六军奉命北调山东。韩练成想办法
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通过秘密渠道转
告韩练成：“速去上海找董老谈。”韩练成立即
转赴上海面见董必武，他们商妥了联系方法，
并约定暗号，韩练成才匆匆赶往胶东。

1946年底，中共中央华东局接到中共
中央转去的董必武的密电，说韩练成部有起
义的可能，须派代表和韩练成谈判起义事
宜。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即受命以华东局代
表身份，佯称韩练成的舅舅，与其接头联系。
不久，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也与韩练成
秘密见面。经研究商讨，双方达成一致意
见：第四十六军暂不积极行动，继续做好工
作，等待时机；韩练成可提供一些作战情报，
由陈毅派得力干部，协助韩练成工作。

1947年 2月 20日，莱芜战役打响。在
得知华东野战军放弃临沂、秘密北上寻歼
李仙洲兵团消息后，韩练成对李仙洲提出
的立即撤退突围的决定采取拖延之策，以
部队需要准备时间为由，将撤退时间由 22
日推迟至 23 日。23 日凌晨，各部队来到
指定集合地点准备突围，李仙洲正要下令

行动，却发现韩练成不见了踪影，随即派
人四处寻找。韩练成的这一行为，迟滞了
国民党军的突围时间，增加了李仙洲集团
内部的混乱。华东野战军发起总攻后，国
民党军队溃不成军。经过莱芜战役，国民
党军 7 个整编师被歼灭，我军歼敌 5.6 万
人，收复了博山、淄川等13座县城。韩练成
对莱芜战役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失踪”的韩练成在战斗打响的当
日下午，由华东野战军派出的联络员引到
新华社前线分社驻地。黄昏时分，华东军
区司令员陈毅、政治部主任唐亮赶来，相
见甚欢。陈毅就韩练成下一步打算征求
韩练成的意见。韩练成提出，回南京去，
他想到蒋介石对他的信任，白崇禧对他的
欣赏，一定不会有大碍。他对陈毅说：“我
的身份和行动还没有暴露，我回南京再组
织一个师、一个军，再给你们送些美式装
备来。”陈毅不赞成他回去，劝他慎重考
虑，但韩练成去意已定。

再入虎穴脱险归来

经过精心安排，韩练成由青岛经上海
回到南京。他先找到白崇禧，白崇禧安慰
他好好休息散心。随后，他又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听了他汇报的“鲁中战场回忆”情
况，念及过去“救驾之功”，非但没有怀疑
韩练成，反而称赞他“一俟跑出，即刻返京，
极其忠勇可嘉”。全军覆灭的韩练成未受
到处分，还被任命为第八绥靖区副司令长
官。韩练成考虑这样的职务属于明升暗
降，干不出什么名堂，所以一再坚辞。蒋介石
只好将他调任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参谋。其
间，韩练成又为华东野战军取得孟良崮等
战役的胜利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1948年夏，韩练成准备去兰州赴任之
际，得知杜聿明部抓到一个叛变的华野干
部，谈到其在莱芜战役中的失常表现。
杜聿明把这些情况向蒋介石作了密报，并
主动见蒋介石，要蒋介石把韩练成关起
来，然后再开庭审判。蒋介石素知杜聿明
与韩练成不睦，并未置疑。

韩练成自恃蒋介石对自己信任，大胆
地到了兰州。在甘肃期间，他得到西北军
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的特别关照，又和
民主进步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支部
委员孙寿名及武威专员祁五等人密切联
系，伺机准备起义。

10月，何应钦确切掌握了韩练成在莱
芜战场“通共”的情报，但碍于蒋介石对
韩练成的信任，不便公开抓韩练成，只发一
密电，要求张治中立即派人“送”韩练成回
南京。张治中并未照办，只交给韩练成一
封不封口的信件，要他立即赴南京直接面
呈蒋介石，韩练成在飞机上看“信”时，却见
是一份当天报纸！韩练成悟出是张治中给
自己提供机会，趁飞机在西安加油时，韩练成
通知了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有要事
面见校长。韩练成一到南京即被俞济时派
来的总统府专车接走并直接见蒋介石，
何应钦派来“接”韩练成的人无从下手。

11月，韩练成由中共中央组织安排送
往东北解放区，后从大连渡海，经烟台、济
南、石家庄等地，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
北西柏坡。在解放区，韩练成受到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接见。

1949年 8月，韩练成担任解放军第一
野战军副参谋长、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
主任。1950年 1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
员。同年 5月，韩练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年9月，时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
员的韩练成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

1984 年 2 月 27 日，韩练成病逝于北
京，享年 75岁。 （据《学习时报》）

韩练成：为革命立奇功的“隐形将军”
韩练成将军的一生，是一部大写的“传奇”。他曾受到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他被冯玉祥誉为“在北伐时与我共过患难”；

他因率部解救蒋介石于危难重围之中，被蒋介石“特许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列入学籍”，这种不入学而享受黄埔学生待遇的
罕见情况，被称为“赏穿黄马褂”，后来仕途一路顺遂，官至国民党中将；他凭借出色的个人军事才能，获得桂系头面人物
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赏识与信任，在桂系站稳了阵脚。谁也没有想到，他与周恩来建立了长期秘密而密切的单线联系。
周恩来说他是“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朱德称赞他“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立了奇功”，毛泽东也当面对他说：
蒋介石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

马鸿逵，甘肃临夏人，自幼随其父马福祥在军
旅中生活，13岁时就捐了一个“兰领知县”的虚缺，
甘肃陆军学堂毕业后，当过黎元洪的侍从武官。
1924年投靠冯玉祥，1929年与韩复榘、石友三一起
叛冯投蒋，被任命为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驻守在山
东泰安。马鸿逵虽得高官，但并非蒋的嫡系，仍属
杂牌军之列，军饷往往要就地自筹。当时战祸频
仍，民不聊生，筹饷极为困难。于是马鸿逵就想效
法孙殿英，盗墓寻宝。

马鸿逵的总指挥部设在铁路宾馆，对面就是
嵩里山，此山虽然不高，但气势雄伟，他打听到这
一地区地下确实埋有宝物，于是派兵封锁了路口，
命传令班长马子周带人去挖，因没有明确地点，胡
乱挖了三天，除了层层黄土，结果毫无所见。

马鸿逵仍不死心，命令副官处长马如龙继续
寻挖，他对马如龙说：“根据可靠消息，山下肯定有
宝，你务必完成任务。”马如龙认为人少不好办，最少
需要一个团。马鸿逵做贼心虚，唯恐人多目标大，容
易走漏风声，万一传扬出去，名声不好。马如龙献
计说：“这件事干得越快越好，结束得越早越好。
至于说目标大，这不要紧，我们干脆故意放出风
声，假借为十五路军阵亡将士修建纪念碑的名义，
堂堂正正开工，看谁敢说个不字。”马鸿逵点头称
妙，并叮嘱他千万不可走漏半点风声。

马如龙带着一团人，夜以继日地连挖了 8天，
几乎把嵩里山挖平，果然发现了碾盘那么大的一
块石板，上面还钉有十几个铁把子。马鸿逵来到
现场，揭开石板后，露出一个石槽，槽内刻有一行
篆字，石槽下面埋有一黑色小木匣，长约一尺有
余，宽有数寸。马鸿逵仔细看了看，故作姿态地
说：“我以为什么宝贝东西，原来是个木匣匣，我不
看了，马如龙你拿去吧！”

匣子是用紫檀木做的，盖子上刻有朱红篆字，
匣子用 3缕金丝捆紧，四周还有 24颗金钉。

匣子打开后，内装 8根长 1尺，宽 1寸的绿色翡
翠，上面也刻有朱红篆字。为了弄清宝物来历，他们
私访了当地一位老先生，请他鉴定。老先生认出匣
盖上的篆文是“天子臣李隆基诚惶诚恐顿首”。证明
这是唐玄宗封禅泰山的玉牒，翡翠上刻的是祭天文
告，《唐书》上有记载。两个月后，马鸿逵又从北平请
来两个古董商人，对宝物进行了鉴定和估价。

马鸿逵盗宝的消息，被《大公报》一位记者听
到，动员他将此宝献给国家。马鸿逵谎称绝无此事，
纯属谣传。后宝物被马鸿逵私吞了。（据《参考文摘》）

马鸿逵泰安盗宝

1970年盛夏的一天，胜利大队的杭州
知青孙吉林、胡清漪要结婚了，这是我们大
队第一对知青结婚，成了大队乡亲和知青的
盛事。

孙吉林所在的生产队十分重视此事，
派出一名做宁夏菜的烹饪高手。当天所有
参与婚礼的人都给记 2工分。

全大队知青人人参加，但出的份子钱，
当地农民叫“出礼”，只有区区两三元而
已。女知青们早早赶到婚礼现场，帮助他俩
洗洗涮涮，梳理打扮，接待亲友。

我在孙吉林的邻队，有四五十亩果
园，盛产果子，还有十几亩集体蔬菜园。
当时果子的市场行情较好，每斤一角五
分，每天采摘一些，装一小车，套个毛驴
去银川出售。果子收入是生产队重要的
现金来源之一。我当时是生产队会计，
我找到老队长谢利，想赊账搞点果子，并
摘点西红柿、茄子等蔬菜，送到婚礼现

场。谢队长一听说是知青结婚，立刻爽
快表示，免费拿去，表示邻居的一点心
意。我兴冲冲赶到果园，和管果园的老
农谢吴有说明来意，谢老汉满脸笑容地
说：“拣好的拿！拣好的拿！”他不顾自己
已近 70 岁的身体，一定要爬到树上去拣
摘，摘到 10 斤左右，我也不好意思再多
要，连说：“够了，够了！”谢老汉在树上还
一个劲地喊：“再闹点儿！再闹点儿！”我只
好提上筐子快速走出果园，背后是谢老汉
的阵阵喊声。而后去菜地，正好碰上几
个女社员在刨菜，一听说是为知青的婚
宴备菜，都上来帮忙摘菜，蔬菜价格低，
每斤一两分，我们就放开量地采摘，和我

一个生产队的知青杨烨成了忙碌的“运
输兵”，用自行车跑了好几趟。

杭州知青结婚，最好也能体现点儿杭
州特色，搞些“杭帮菜”。正在考虑谁出任

“杭帮菜”厨师时，恰巧增岗公社的杭州知
青陆祖唐途经胜利大队，自告奋勇来掌勺。

婚礼程序按当地风俗，摆了近 10张桌
子，有几张摆到知青点前的小场地上。当地
老乡吃的是“流水席”，一批人吃饱喝足就
告辞，再上一批人吃。女社员不喝酒，半小
时就够了，男社员喝点酒，再划上几拳，个
把小时才走人。“流水席”从中午一直到傍
晚，就剩下三四桌，这时知青们上了。婚宴
上的酒是普通的宁夏酒，宁夏菜中还留有记

忆的是永宁小吃、回锅肉、红烧羊肉。操持
“杭帮菜”的陆祖唐不负众望，几个杭州小
炒令社员赞不绝口。杭州凉菜也色味俱佳，
大受欢迎，如霜挂西红柿，也就是白糖拌西
红柿，上一盘，立马扫光，有点儿供不应
求。帮厨的女知青就“偷工不减料”了，西
红柿也不烫不剥皮，带皮切开就上白糖，就
这样还是上一盘光一盘。

酒桌上的女同胞“谝闲传”，男同胞划
拳喝酒。西北豁达大气之民风在酒席上一
览无余。

小孙、小胡结婚时，由于当时的经济条
件，杭州没有亲友前来参加，寄来的贺礼是一
人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衣。30年后，我们参加
了孙吉林独生女儿的婚礼。在市中心的四星
级酒楼举办美酒佳肴，觥筹交错。孙吉林给
女儿的嫁妆是一套房子、一辆广本轿车。忆
及当年，恍如隔世。

［摘自《知青在宁夏》（永宁卷）］

二万五千里长征，艰难险阻路难
行。红军在沿途百姓的倾力相助下，
走完了艰苦卓绝的漫漫征途，一路上
留下不少军民鱼水情深故事，直到今
天，听来依然令人感动。

一碗水就是最珍贵的心意。
宁夏南部山区，曾经十年九旱，

水贵如油。走十几里山路去沟里抬
水，在水窖里储存雨雪水，是几代人
挥之不去的吃水记忆。

“院门可以不上锁，水窖一定锁
起来”“天旱窖枯水断流，麻雀渴得喝
柴油”……旱塬缺水，来过方知。

80多年前，红军长征经过宁夏六盘
山区，干旱缺水成为战士们遇到的大难
题。在很多村庄，找水比找吃的还难。

《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
的原始记录》一书中，有一篇回忆中
央红军经过宁夏彭阳县的文章写道：

“这次宿营，不但无房子住，而且没有
水喝。过去夜行军，露营和吃不到晚
饭是曾经有过的，但连冷水都找不着
喝这却是第一遭。”

军纪严明的红军战士宁肯到野
外去找能喝的水，也不轻易动用老百
姓的水。

“听我爷爷说，当时他们看到红
军就趴在涝坝跟前拿茶缸舀水喝。”
彭阳县城阳乡长城村村民赵文礼说，
涝坝就是露天水池，水质浑浊，很多
时候甚至就是泥水。

军爱民，民拥军。看到红军爱护
百姓、秋毫不犯，当地群众很受感动，
有些村民在用水困难的情况下，还主
动把自家的水让给红军使用。

“老人们说，即使吃水紧张，村民
还是烧一些开水送给红军。虽然不够
喝，好歹解解渴。”固原市原州区开城
镇青石村村民何秀明说。

在旱塬上，一碗水，就是最珍贵
的情意。这份军民鱼水情也成为长征
过六盘时的一段佳话。

为了今后不再吃带泥的土豆。
1935 年 10 月，毛泽东、周恩来、

王稼祥等率领中央红军行至彭阳县长
城塬一带。当时这里土地贫瘠，种庄稼几乎十种
九不收，多数百姓只能靠种植土豆来解决温饱。

“那年月百姓家里都缺粮，但还是想方设法卖
给红军一些土豆。”彭阳县博物馆副馆长杨彦彬
说，部队虽然有了口粮，但旱塬缺水是个大麻烦，
土豆没法清洗，只能简单擦一擦，连皮带泥煮。

毛泽东警卫员吴吉清所著《在毛主席身边的
日子里》有一段描写，说的就是当时炊事员因为找
不到水，只好将土豆连泥带土焖熟了，分给每人一
茶缸子。主席和大家一样，也只分到一茶缸连泥
带土的土豆。

带泥的土豆吃得人满嘴沙，但一想到这土豆
说不定就是百姓明天的口粮，战士们心生感动。

“红军战士们看到当地百姓生活非常贫苦，家
家是土炕无席，缺吃少穿，不少十七八岁的大姑娘
因为没有裤子穿，常年躲在窑洞里，很多红军战士
脱下自己的衣服送给老乡。”杨彦彬说，这些都是
军民鱼水情的真实表现。

把根据地巩固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
国，解放全中国的老百姓，让他们以后都过上幸福
生活，不用再吃带泥的土豆。带着这样朴素又崇高
的信念，休整完毕的红军又出发了。（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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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知青的婚礼
卢冠伦

韩练成。


